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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非
自
由
攝
影
記
者
凱
文
˙

卡
特
的
戰
爭
圖
片
﹁
蘇
丹
的
飢

餓
﹂，
自
獲
選
普
立
茲
新
聞
特
寫

攝
影
獎
以
來
，
影
像
繼
續
扣
人

心
弦
。

圖
片
中
瘦
骨
嶙
峋
的
蘇
丹
女
孩
在
野

地
上
匍
匐
爬
行
，
飢
餓
使
她
看
來
不
成

人
形
；
在
她
寸
步
移
往
難
民
營
找
吃
的

途
中
，
身
體
早
已
散
發
㠥
死
亡
的
氣

息
；
此
氣
息
惹
來
了
巨
大
的
黑
色
禿

鷹
，
對
這
奄
奄
一
息
的
軀
殼
虎
視
眈

眈
。
不
知
道
動
物
的
世
界
有
多
少
憐

憫
，
但
動
物
的
本
能
總
是
坦
白
得
很
，

您
只
能
嚇
唬
牠
們
或
步
步
為
營
，
並
盡

可
能
從
牠
們
的
反
應
裡
接
收
信
息
。

一
個
男
人
患
了
癌
病
，
病
徵
突
然
而

來
。
他
毫
無
準
備
，
只
好
依
從
西
醫
吩

咐
接
受
化
療
，
但
健
康
每
況
愈
下
，
體

重
減
了
三
成
，
顏
容
憔
悴
。
他
跟
家
人

原
本
居
住
於
一
個
風
景
優
美
的
郊
外
園
宅
，
但
自

他
病
後
，
房
子
也
接
二
連
三
地
隨
㠥
他
的
病
況
出

現
惡
事
連
篇
，
一
如
他
的
身
體
。
首
先
，
屋
子
裡

每
個
房
間
的
天
花
都
漏
水
，
繼
而
廁
渠
爆
裂
，
污

水
瀉
地
。
未
幾
，
六
隻
巨
大
的
老
鼠
在
廚
房
走

動
，
其
中
一
隻
更
猝
死
在
主
人
房
的
床
底
下
面
，

惹
來
屍
臭
熏
天⋯

⋯

。
老
鼠
出
沒
以
後
，
輪
到
蜈

蚣
、
大
蜘
蛛
和
毒
蛇⋯

⋯

；
黑
蜈
蚣
在
地
板
上
橫

行
，
黑
蜘
蛛
駐
守
於
浴
缸
，
青
蛇
竄
動
於
花
園
。

其
後
大
廳
金
魚
缸
裡
的
熱
帶
魚
先
後
浮
屍
水
面
，

家
中
的
寵
狗
眼
睛
嚴
重
發
炎
，
失
去
食
慾
，
暴
瘦

兼
患
上
了
腎
病⋯

⋯

。

男
人
的
妻
子
接
收
到
四
方
八
面
傳
給
她
的
不
良

信
息
，
於
是
下
定
決
心
把
房
子
賣
掉
，
連
同
丈
夫

和
小
孩
搬
進
市
區
一
個
新
裝
修
的
單
位
。
自
此
不

見
蛇
蟲
鼠
蟻
，
寵
狗
的
病
也
痊
癒
了
，
最
重
要
的

是
丈
夫
完
成
了
療
程
，
身
體
亦
漸
見
起
色
。
人
與

自
然
總
是
互
相
呼
應
的
，
得
觀
四
時
的
變
化
。

百
家
廊

黃
海
振

人與自然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鍾
國
強
的
散
文
隨
筆
集
︽
記
憶
有
樹
︾
終
於

由
川
漓
社
出
版
了
。
最
好
不
要
將
鍾
國
強
的
散

文
簡
稱
為
﹁
詩
人
的
散
文
﹂—

—

不
管
他
是
不

是
用
右
手
寫
詩
，
是
不
是
用
左
手
寫
散
文
；
布

洛
斯
基
︵Joseph

B
rodsky

︶
的
比
喻
也
不
見
得

有
趣
，
故
此
也
不
必
理
會
詩
於
鍾
國
強
，
是
不
是

﹁
空
軍
﹂
？
散
文
於
他
，
是
不
是
﹁
步
兵
﹂
？

也
許
可
以
從
普
魯
斯
特
︵M

arcel
Proust

︶
一
本
文

集
說
起
，
這
文
集
叫
︽
拼
貼
與
混
合
︾，
出
版
於
一
九

一
九
年
︵
不
妨
想
像
一
下
，
這
一
年
發
生
了
多
少
大

事
小
事
，
堪
可
拼
貼
與
混
合
︶。
普
魯
斯
特
最
感
興
趣

的
，
大
概
就
是
文
體
及
其
編
織
之
道—
—

如
何
閱
讀
、
聆
聽
、
記
取
大
師
如
巴
爾
扎
克

︵H
onoré

de
B

alzac

︶
、
福
樓
拜
︵G

u
stave

Flaubert

︶、
聖
佩
夫
︵Sainte-B

euv

︶、
龔
古
爾
兄
弟

︵E
dm
ond

de
G
oncourt

&
Jules

de
G
oncourt

︶、
米

什
萊
︵Jules

M
ichelet

︶、E
.

勒
南
︵E

rnest
R
enan

︶

乃
至
聖
西
門
︵C
om
te
de
Saint-Sim

on

︶
的
教
益
？

如
何
將
這
些
他
心
儀
的
作
家
的
文
體
、
文
學
手
法

融
會
貫
通
，
重
新
拼
貼
，
重
新
混
合
，
重
新
熔
鑄
而

成
自
己
的
語
言
風
格
？
巴
里
斯
︵M

aurice
B

arrés

︶

一
語
道
破
當
中
最
尋
常
的
奧
秘
：
普
魯
斯
特
正
是
一

個
﹁
挑
夫
旅
館
裡
的
波
斯
詩
人
﹂︵a

Persian
poet

in
a
porter's

lodge

︶。

本
雅
明
︵W

alter
B
enjam

in

︶
也
深
諳
拼
貼
與
混
合
之
道
，
他

在
︽
論
普
魯
斯
特
的
形
象
︾
一
文
指
出
：
拉
丁
文
﹁
文
本
﹂

︵textum

︶
的
原
義
是
﹁
編
織
﹂︵w

eb

或w
oven

︶
：
﹁
誰
的
文
本

也
沒
有
普
魯
斯
特
的
編
織
得
那
樣
緊
密
。
在
他
看
來
，
任
何
事

物
都
不
夠
緊
湊
，
都
不
夠
耐
久
。
﹂

記
憶
是
什
麼
？
它
其
實
什
麼
也
不
是
，
只
是
一
種
﹁
編
織
﹂

的
方
法
，
在
本
雅
明
看
來
，
構
成
文
本
有
機
體
的
，
既
不
是
作

者
，
也
不
是
情
節
，
僅
僅
是
記
憶
的
過
程
。
此
所
以
屈
原
在

︽
九
章
．
悲
回
風
︾
說
：
﹁
糾
思
心
以
為
纕
兮
，
編
愁
苦
以
為

膺
。
﹂
那
是
衣
飾
的
﹁
編
織
﹂
；
宋
人
蕭
立
之
詩
云
：
﹁
編
蓬

便
結
溪
上
宅
﹂，
那
是
棲
居
的
﹁
編
織
﹂。
兩
相
交
織
，
信
是
以

﹁
編
織
﹂
展
述
﹁
記
憶
﹂
的
民
間
智
慧
。

文
學
是
什
麼
？
它
其
實
什
麼
也
不
是
，
只
是
文
本
的
編
織

物
，
據
此
，
羅
蘭
巴
特
︵R

oland
B
arthes

︶
論
說
﹁
文
本
的
愉

悅
﹂，
並
不
是
任
何
理
論
的
﹁
發
明
﹂，
而
是
重
新
﹁
發
現
﹂
拼

貼
與
混
合
之
尋
常
與
奧
秘
。

鍾
國
強
的
散
文
正
是
非
典
型
﹁
文
本
﹂
的
﹁
編
織
﹂，
從
詩
話

到
遊
記
，
從
童
年
記
憶
到
生
活
隨
筆
，
每
每
﹁
編
織
﹂
了
不
同

﹁
文
本
﹂
的
色
彩
與
花
紋
，
合
該
稱
為
﹁
文
章
﹂—

—

﹁
文
章
煥

以
粲
爛
兮
，
美
紛
紜
以
從
風
﹂，
﹁
文
章
千
古
事
，
得
失
寸
心

知
﹂，
文
章
如
是
，
何
以
致
之
？

皆
因
記
憶
有
樹
，
枝
葉
所
編
，
根
柢
所
織
，
俱
為
拼
貼
與
混

合
之
道—

—

只
有
讓
閱
讀
、
書
寫
、
生
活
漸
漸
遠
去
，
才
隱
約
探

見
記
憶
的
痕
跡
；
只
有
暫
且
忘
掉
文
學
，
才
可
以
不
自
囿
於
文

學
，
漸
漸
重
新
發
現
文
學
的
記
認
，
因
為
生
命
有
樹
，
竟
如
無

樹
：
他
看
電
影
︽
生
命
樹
︾
，
看
到
﹁
星
雲
爆
炸
，
宇
宙
生

成
﹂，
﹁
生
生
之
間
，
有
情
在
焉
，
而
無
窮
的
天
問
，
亦
因
而
在

焉
。
﹂
總
是
這
樣
的
，
﹁
我
們
想
遇
到
一
棵
樹
。
但
沒
有
。
﹂

生命有樹 編織記憶
葉　輝

琴台
客聚

十
年
前
香
港
遭
世
紀
疫
虐
沙
士
驚
雷
一

擊
，
阿
杜
擦
身
而
過
，
由
﹁
幾
乎
參
與
者
﹂

差
半
步
而
成
為
沙
士
災
員
其
中
之
一
，
今
日

思
之
猶
有
餘
悸
，
回
憶
中
也
出
了
一
身
冷

汗
，
幸
而
當
時
無
意
急
身
逃
脫
，
成
為
了
沙

士
逃
魂
之
一
員
，
否
則
很
可
能
成
為
﹁
沙
士
患

徒
﹂，
幸
運
的
也
會
無
端
被
困
﹁
坐
沙
士
監
﹂
起
碼

一
個
月
。

也
算
是
﹁
執
番
條
殘
命
﹂
的
了
。

此
事
也
牽
涉
一
宗
好
友
間
﹁
夫
妻
不
成
情
義
在
﹂

之
往
事
。
當
年
阿
杜
新
任
記
者
也
新
婚
不
久
，
初

轉
娛
記
跟
前
輩
河
流
︵
當
年
名
娛
記
︶
走
邵
氏
片

場
，
蔣
芸
是
編
劇
組
高
手
，
又
是
邵
氏
刊
物
︽
香

港
影
畫
︾
之
主
持
健
筆
，
本
人
﹁
新
仔
﹂
十
分
崇

拜
芸
姐
描
寫
敘
事
，
處
處
學
她
筆
法
︵
直
至
今

天
︶。
蔣
芸
那
時
嫁
了
給
新
晉
導
演
葉
榮
祖
，
阿
杜

做
跟
尾
狗
和
兩
人
都
成
了
好
友
，
幾
番
努
力
葉
榮
祖
︵
花
名

﹁
也
叔
﹂︶
成
了
名
導
，
一
九
九
○
至
二
○
○
○
年
間
中
國
影

壇
剛
開
放
，
不
少
內
地
公
司
重
金
請
﹁
也
叔
﹂
回
國
執
導
，

蔣
芸
在
港
成
了
頂
班
才
女
出
版
名
人
，
兩
人
聚
少
離
多
而
離

婚
，
但
本
人
對
兩
人
之
敬
重
友
情
絲
毫
未
改
。

二
○
○
三
年
本
人
已
入
主
嘉
禾
宣
傳
部
一
段
日
子
，
一
日

忽
接
蔣
芸
姐
電
話
：
﹁
阿
杜
，
我
已
分
手
之
夫
﹃
也
叔
﹄
在

上
海
拍
片
得
了
個
急
性
肺
炎
，
沒
有
甚
麼
親
朋
照
顧
，
現
孤

身
返
港
住
在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
他
入
行
早
又
離
港
日
久
，

好
友
不
多
，
我
想
起
你
和
他
曾
是
情
如
兄
弟
，
所
以
通
知

你
，
有
空
請
去
探
探
問
候
他
，
開
解
他
一
下
孤
寂
。
﹂

離
婚
多
年
也
如
此
重
情
義
，
本
人
後
輩
甚
為
感
動
，
忙
提

大
籃
水
果
奔
親
王
醫
院
西
座
八
樓
向
也
叔
問
安
，
也
叔
還
能

講
笑
：
﹁
我
已
過
危
險
期
，
醫
生
說
後
日
可
以
出
院
了
。
﹂

我
說
明
天
我
再
來
，
看
有
否
能
幫
忙
之
處
。
第
二
天
上
午
十

時
再
到
醫
院
，
只
見
人
們
奔
忙
匆
匆
，
病
房
專
護
見
面
驚
訝

說
本
院
發
生
疫
症
，
病
人
大
都
急
搬
走
轉
移
了
，
葉
導
演
已

由
親
人
接
走
，
說
急
返
上
海
去
，
你
也
快
些
走
吧
，
聽
說
一

小
時
後
醫
管
局
也
來
封
院
，
那
時
你
在
院
中
也
會
被
禁
閉
不

可
離
去
，
要
接
受
觀
察
檢
查
。
本
人
急
急
腳
離
去
，
一
小
時

後
果
然
封
院
，
後
來
近
五
百
員
工
被
困
，
抗
﹁
沙
士
﹂
死
去

的
近
三
百
人
。
阿
杜
無
意
閃
身
做
了
﹁
沙
士
逃
魂
﹂，
事
後
出

了
一
額
汗
。

名
導
好
友
﹁
也
叔
﹂
不
幸
，
返
上
海
欠
治
一
月
後
與
世
長

辭
，
而
蔣
芸
今
日
仍
是
香
港
頂
班
健
筆
，
偶
爾
碰
見
提
及
此

事
，
二
人
不
勝
唏
噓
嗟
乎
人
生
如
夢
。

沙士逃魂
阿　杜

杜亦
亦道

今
年
是
蛇
年
，
香
港
不
少
星
相
家
預
測
，
今
年
會
有
不
少

凶
險
的
事
情
發
生
。
美
國
總
統
奧
巴
馬
可
能
會
被
暗
殺
。
他

們
言
之
鑿
鑿
，
說
奧
巴
馬
宣
誓
就
任
的
時
候
，
使
用
的
兩
本

聖
經
，
林
肯
總
統
和
馬
丁
路
德
金
用
過
的
聖
經
，
都
是
不
祥

之
物
。
這
兩
個
人
都
死
於
暗
殺
，
所
以
，
黑
人
總
統
奧
巴
馬

也
有
可
能
被
暗
殺
云
云
。

這
種
說
法
完
全
不
足
信
。
奧
巴
馬
的
宣
誓
所
使
用
的
兩
本
聖

經
，
目
的
是
要
向
公
眾
作
出
宣
告
，
他
要
效
法
這
兩
位
爭
取
平
等

的
領
袖
，
做
出
一
番
豐
功
偉
業
，
爭
取
所
有
美
國
人
都
獲
得
經
濟

改
善
和
發
展
的
平
等
機
會
，
不
會
允
許
美
國
的
富
豪
吃
免
費
午

餐
，
繳
納
很
少
的
利
得
稅
，
他
要
振
興
美
國
的
經
濟
。
他
面
對
的

政
敵
就
是
保
護
大
富
豪
利
益
的
共
和
黨
，
他
要
利
用
民
意
把
共
和

黨
扳
下
來
，
成
為
劃
時
代
的
中
興
美
國
的
總
統
，
在
歷
史
上
流
芳

百
世
。

今
天
，
美
國
的
民
主
思
想
和
種
族
平
等
思
想
已
經
大
行
其
道
，

不
若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種
族
主
義
隔
籬
的
糟
糕
時
代
，
有
色
人
種

投
票
往
往
左
右
㠥
美
國
的
大
選
結
果
。
如
果
共
和
黨
或
者
白
人
種

族
主
義
者
要
搞
什
麼
暗
殺
，
首
先
在
輿
論
上
會
被
徹
底
孤
立
，
這

是
政
治
自
殺
，
共
和
黨
根
本
很
難
翻
身
，
任
何
聰
明
的
政
黨
或
者

大
財
團
或
者
種
族
主
義
者
，
都
不
會
採
用
這
種
愚
蠢
的
辦
法
。

更
重
要
的
是
，
林
肯
當
年
被
暗
殺
，
涉
及
美
國
的
貨
幣
政
策
，

涉
及
到
銀
行
集
團
的
重
大
利
益
，
是
銀
行
集
團
收
買
暗
殺
的
兇
徒
，
近
距
離

把
林
肯
槍
斃
的
。
林
肯
持
宿
命
論
，
以
為
自
己
命
不
該
死
，
就
不
會
被
暗

殺
，
如
果
上
帝
要
他
死
亡
，
他
也
難
以
逃
過
大
限
，
所
以
他
放
棄
了
嚴
密
的

保
衛
工
作
。
林
肯
處
在
南
北
戰
爭
時
期
，
為
了
應
付
軍
費
，
美
國
出
現
了
巨

大
的
財
政
赤
字
，
只
能
向
歐
洲
的
銀
行
集
團
借
貸
，
欠
下
了
巨
額
的
國
債
。

林
肯
就
職
之
後
，
採
取
了
新
的
貨
幣
政
策
，
就
是
美
國
自
己
發
行
統
一
的
貨

幣
，
為
美
國
的
財
政
部
節
省
了
四
十
億
美
元
的
利
息
，
這
樣
的
做
法
，
大
大

損
害
了
債
權
人
歐
洲
銀
行
集
團
的
利
益
，
歐
洲
在
美
國
有
影
響
力
的
不
同
的

銀
行
集
團
，
一
向
分
別
發
行
美
國
的
鈔
票
，
利
益
被
侵
犯
了
，
包
括
羅
富
齊

銀
行
在
內
的
銀
行
財
團
，
對
於
林
肯
總
統
恨
之
入
骨
，
為
了
今
後
的
龐
大
利

益
，
於
是
要
幹
掉
林
肯
。
今
天
的
奧
巴
馬
總
統
，
實
行
貨
幣
寬
鬆
政
策
，
不

斷
買
入
按
揭
債
券
，
刺
激
美
國
的
房
地
產
，
保
證
美
國
的
銀
行
資
產
不
會
變

壞
，
美
國
的
銀
行
股
票
大
升
，
奧
巴
馬
總
統
是
美
國
大
財
團
的
大
恩
人
，
如

果
暗
殺
了
奧
巴
馬
，
最
大
的
受
害
者
就
是
美
國
的
財
團
，
美
國
的
銀
行
將
會

破
產
，
美
國
銀
行
的
股
票
將
會
大
跌
，
他
們
怎
會
這
樣
做
？
所
以
，
這
些
星

相
家
只
要
懂
得
美
國
的
歷
史
和
金
融
的
現
狀
，
就
會
知
道
美
國
現
在
不
存
在

暗
殺
總
統
的
社
會
矛
盾
和
導
火
線
。

奧巴馬不會被暗殺
范　舉

古今
談

相
信
數
十
名
香
港
戲
劇
協
會
評
審

員
在
上
星
期
都
非
常
忙
碌
，
因
為
大

家
要
在
二
十
一
日
前
呈
交2011-2012

年
度
的
提
名
名
單
。
我
也
是
評
審
之

一
，
所
以
也
抽
出
了
時
間
填
寫
表

格
。今

年
參
賽
的
劇
目
約
二
百
個
，
競
逐
十

七
個
獎
項
。
要
從
這
麼
多
個
製
作
中
選
出

心
水
名
單
並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情
，
因

為
首
先
需
要
將
製
作
看
過
才
能
決
定
該
劇

是
否
值
得
贏
取
我
們
的
一
票
。
然
而
，
要

看
畢
所
有
演
出
談
何
容
易
？
所
以
，
我
們

只
可
從
曾
經
看
過
的
劇
目
中
提
名
。
即
使

這
樣
，
要
在
每
個
獎
項
中
選
出
三
個
提
名

仍
是
有
難
度
的
，
因
為
要
從
這
麼
多
參
賽

者
中
只
提
名
三
人
是
一
件
令
人
費
煞
思
量

的
事
情
。

吊
詭
的
是
，
我
們
面
對
的
另
一
個
難
題

卻
竟
是
沒
有
好
的
選
擇
。
坦
白
說
，
並
不

是
所
有
製
作
都
是
合
乎
理
想
的
，
有
些
參

賽
者
或
劇
目
的
表
現
與
專
業
水
平
仍
有
一

段
距
離
。
當
然
，
我
可
以
選
一
些
相
對
來

說
不
算
太
差
的
參
賽
者
或
劇
目
充
塞
了

事
。
不
過
，
想
到
香
港
戲
劇
協
會
將
提
名

和
投
票
的
重
任
交
到
我
手
，
自
己
既
然
肩
負
評
審
的

重
任
，
便
不
應
以
敷
衍
了
事
或
降
低
水
準
的
態
度
交

出
提
名
的
名
單
。
因
此
，
遇
上
很
多
強
勁
參
賽
者

時
，
三
個
提
名
名
額
並
不
足
夠
；
但
當
有
些
獎
項
的

參
賽
者
水
準
不
夠
時
，
即
使
三
個
名
額
也
似
乎
太

多
。
遇
上
後
者
的
時
候
，
我
採
取
寧
缺
勿
濫
的
做

法
：
只
填
上
我
認
為
合
乎
水
準
的
一
至
兩
個
人
名
或

劇
名
。

不
知
我
是
否
有
一
個
錯
覺
，
總
覺
得
今
年
的
喜
／

鬧
劇
的
數
目
較
少
，
尤
其
是
職
業
劇
團
上
演
的
多
是

悲
／
正
劇
，
所
以
我
在
挑
選
喜
／
鬧
劇
演
員
時
較
傷

腦
筋
。
我
不
知
道
其
他
評
審
會
否
與
我
有
同
感
，
若

是
的
話
，
能
夠
在
這
屆
獲
得
提
名
的
喜
劇
演
員
的
競

爭
可
能
會
較
少
，
因
為
只
要
他
們
稍
有
表
現
的
話
，

便
很
有
機
會
擊
敗
對
手
了
。
記
得
一
次
一
名
女
演
員

跟
我
說
她
在
看
過
提
名
名
單
後
便
知
道
自
己
一
定
獲

獎
，
因
為
那
屆
的
競
爭
對
手
實
在
太
弱
，
結
果
她
果

然
獲
獎
。
所
以
說
，
你
能
否
獲
獎
並
非
關
乎
你
絕
對

的
表
現
，
而
是
相
對
於
同
屆
競
爭
對
手
的
表
現
。

提名名單費思量
小　蝶

演藝
蝶影

前
往
緬
甸
旅
行
意
願
潛
藏
二
十
年
！

終
於
出
發
，
那
份
空
白
，
不
帶
任
何
心
理
準

備
。
緬
甸
不
外
乎
國
情
神
祕
，
有
西
方
人
眼
中
已

成
聖
女
的
昂
山
素
姬⋯

⋯

這
中
間
還
夾
雜
㠥
傳
聞

說
中
國
人
已
買
起
仰
光
重
要
地
皮
；
最
美
麗
港
姐

朱
玲
玲
出
生
緬
甸
，
擁
緬
甸
血
統
︵
未
說
哪
一
族
，
緬
國

大
族
小
族
繁
多
，
不
少
跟
鄰
居
中
國
山
區
少
數
民
族
同
語

同
文
。
︶

驚
聞
年
輕
知
識
分
子
及
大
學
生
仇
恨
中
國
及
中
國
人
，

視
中
國
為
緬
甸
頭
號
敵
人
。
而
與
中
國
關
係
不
見
得
太
好

也
不
太
壞
的
美
國
則
成
為
最
新
甜
心
，
對
前
殖
民
地
宗
主

英
國
，
或
入
侵
屠
殺
過
緬
甸
人
的
日
本
也
視
為
第
二
、
三

號
姘
頭
。
中
國
與
之
親
厚
超
越
半
世
紀
呢
？
其
實
表
面
平

靜
，
實
質
波
濤
洶
湧
，
華
僑
已
做
好
心
理
準
備
，
只
怕
不

久
將
來
，
又
一
次
針
對
華
人
的
排
華
。

這
些
問
題
，
我
們
眾
多
媒
體
未
認
真
披
露
關
心
過
，
未

到
緬
甸
前
從
來
沒
聽
過
此
等
訊
息
！
就
算
是
緬
甸
樸
素
、

感
人
，
以
及
仍
舊
簡
約
的
深
度
風
景
也
甚
少
介
紹
，
看
到

愈
來
愈
多
港
人
和
媒
體
只
關
心
日
本
泰
國
台
灣
上
海
澳
門

⋯
⋯

來
來
去
去
樂
此
不
疲
！
近
年
被
捧
起
來
，
所
謂
旅
遊
達
人
風

行
一
時
，
那
種
旅
遊
識
見
的
商
業
化
膚
淺
程
度
，
叫
身
為
港
人
，

與
有
辱
焉
！

人
到
仰
光
，
情
緒
拉
起
帷
幕
，
自
下
飛
機
那
刻
，
見
緬
人
十
之

八
九
仍
穿
簡
約
、
生
動
、
獨
特
民
族
服
裝L

ungee

。
其
實
是
東
南
亞

甚
至
東
非
最
貼
身
的
布
條
服
裝—

—

紗
瑯
。
全
國
學
生
穿
㠥
一
體

化
，
上
身
白
恤
衫
，
下
身L

ungee

為
緬
甸
之
特
色
，
猶
如
該
國
特
產

—
—

玉
石
之
綠
！

緬
甸
不
算
大
，
雖
然
有
十
二
天
旅
程
，
可
惜
因
路
政
落
後
交
通

不
便
，
只
算
走
馬
觀
花
！
首
都
仰
光
，
迷
人
英
式
殖
民
地
風
格
建

築
群
頗
眾
，
不
亞
於
舊
上
海
。
趁
未
被
現
代
化
吞
噬
前
，
喜
歡
懷

舊
的
大
導
演
王
家
衛
動
腦
筋
是
時
候
。

佛
境B

agan
3000

佛
寺
、
佛
塔
、
修
院
，
人
間
稀
有
不
可
方
物
風

景
，
連
當
地
人
的
面
色
氣
質
也
充
滿
慈
祥
恬
靜
。

古
都M

andalay

輝
煌
宮
殿
御
園
已
然
落
魄
，
細
細
觀
之
，
宏
偉
不

凡
有
之
，
精
簡
細
膩
有
之
，
一
所
一
所
看
下
去
，
嘆
為
觀
止
，
我

們
中
國
再
不
積
極
保
護
原
生
態
面
貌
，
不
幾
年
，
相
信
將
落
後
較

遲
發
展
的
緬
甸
。

貼
近
中
國
雲
南
山
區
大
湖Inlay

L
ake

山
光
水
影
不
絕
，
平
凡
，

清
貧
，
人
間
樂
境
，
水
上
修
院
可
寄
情
靜
默
不
移
不
動
數
天
，
享

受
清
涼
。

十
二
天
緬
甸
？
當
然
不
夠
！

佛
國
的
精
彩
在
毫
無
心
理
準
備
下
入
侵
，
佔
領
，
久
未
踏
足
如

此
迷
人
仙
境
，
回
頭
定
早
！

佛國浮光掠影
鄧達智

此山
中

人不是神仙，不能料事如神，也無法保證所有
決策「槍槍中靶」。人們習慣用過去的經驗去分
析、思考問題，直到某個關鍵時刻，或受到高人
指點、恩師點撥、環境刺激，才恍然大悟、豁然
開朗。「無影燈下」，醫生不但可以順利割走你身
上多餘的「滋生體」、治好你的病，還可以讓你有
不一樣的思考。
有調查顯示，80%年輕人感到懷才不遇，覺得

自己有足夠能力從事更高等的工作，而不是做默
默無聞的普通人。香港打工仔收到綠色的稅務局
信件，總覺得一個字──「煩」。然而，在「無影
燈下」，你卻會認為，絕大多數人手頭所做的工作
就是最適合的工作，人的價值在於是否有利於別
人、有利於社會，而不是危害別人和社會。身強
力壯的時候，按照規定繳交一定數量的稅，是一
種精神調節，也是文明社會的體現，交稅既服務
社會，也充實了自己。
患靜脈曲張多年，因為不痛不癢，不將醫生建

議應該「盡早手術」當回事，直至有一天腳下感
到陣陣疼痛，繼而難以忍耐，才知道早就應該聽
從醫生的高見。到上手術台前，自己曾經多次詢
問醫生，為什麼會得這個病？希望能夠從中得到
教訓，也可讓朋友和同事不會「重蹈覆轍」。醫生
詢問和了解我過去的職業和生活習慣後說，長期
教師生涯和多年記者工作是導致腿部疾病的一個
病因，因為長期站立可能造成靜脈血回流受阻，
導致靜脈曲張。我反問醫生，為什麼同等條件
下，右腿會靜脈曲張，而左腿卻好好的？
醫生開始無言以對，爾後告訴我，現代醫學還

有許多疾病起源和治療沒完全搞清楚，包括癌症
病因和治療等，萬千醫學工作者正日以繼夜地苦
苦尋求其中的未知答案。
進入手術室前，按照瑪嘉烈醫院外科病房何小

姐的囑咐做好所有準備，包括手術前一晚禁水、
禁食、清潔身體等等。何姑娘說，手術前需要通
過麻醉以減輕病人痛苦，而麻醉後的身體不僅使
你的痛覺消失，包括食道等正常括約肌的功能也
將處於「停工」狀態，如果不禁食，就可能令吃
到胃裡的東西因為括約肌「罷工」而倒灌到口
中，繼而可能進入呼吸道和肺部，而危害生命。
外科準備病房年輕「剃毛師」快速麻利的手勢，
不花幾分鐘就將媽媽給我的「原裝」陰毛剃得乾
乾淨淨。第一次見到人間竟有如此陌生和崇高的
職業，再親自目睹他們的工作後，我的心底對她
立即肅然起敬。
在手術室內，我分不清誰是主刀醫生、誰是麻

醉醫生，只知道包括主刀、麻醉、護理、監察等
一大群工作人員在忙碌地為我服務。而其中最使
我難以忘懷的是麻醉時緊緊抱住我的胖子醫生，
在手術室內，他應該是一個配角，但當時在我的
耳邊說「不要緊張，太緊張可能導致麻醉失敗而
出現麻煩」、「只要按照醫生的話做，其實不會
痛」、「你的任務很簡單，除了放鬆還是放鬆，其
他的就由我們來幹。」在無影燈下，他的話就像
是難得的「甘露」，滋潤㠥我恐懼的心田。
多麼崇高的工作，多麼高尚的情操，是他們共

同組成了一個崇高群體，讓病人脫離痛苦，讓世
界更美好。大家都有過年輕，有過幻想，也和

80%的青年人一樣曾經覺得懷才不遇。「無影燈
下」的我冷靜一想，正是這些平凡、崇高的醫
生、護士、「剃毛師」和抱住病人的胖子醫生
等，是他們無私的辛勤勞動，才使許許多多病人
脫離苦海。他們的工作價值無法用金錢計算，他
們使社會、使香港變得倍加可愛。
我是半年前在北京發現因為靜脈曲張而疼痛難

忍去北京大學附屬第三醫院看醫生的。北京大學
的教授檢查我的腿部後告訴我，必須做手術，並
立即幫我預訂手術病房和時間。因為北大醫院信
譽好，全國到北京看病的實在太多，北京大學附
屬第三醫院天天擠滿了病人。經過仔細了解，北
京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僅有一個專門對靜脈曲張進
行手術的病房，要進入這個病房，等候的時間最
少超過半年。考慮再三，我還是決定回香港碰碰
運氣，說不定能夠更快進行手術。
回到香港後，經過連串的醫生診斷為靜脈炎，

再經過相關檢查，瑪嘉烈醫院最後決定盡快為我
進行手術。和北京大醫院的醫生相比，香港公立
醫院看病雖然要花很長的時間，但香港醫生的醫
德和技術顯然高了一個檔次。當我完成手術，躺
在「甦醒室」、面對天花板，自己對香港醫務人員
所擁有的崇高醫德和技術感到敬仰之情油然而
生。
我也是香港的打工仔，也曾經為見到稅務局的

「綠色信封」而不快。然而，在「無影燈下」，我
卻覺得香港人繳納規定稅款，是件充實自己和為
社會積德的好事。沒有幾百萬香港納稅人的努
力，醫院條件不可能那麼好，醫生的技術也不可
能那麼高，市民也就不可能享受到頂級醫療服
務。正是默默無聞的納稅人，為香港社會的和諧
和進步，貢獻了力量。作為市民，不必也不應該
為收到綠色信封而煩惱，因為此舉既是造福港
人、造福社會，也是充實自己。
我們不要眼紅別人賺了多少錢，也不要羨慕他

人官職有多大。各人的社會背景、家庭淵源、個
人性格、所逢機遇均不相同，好多東西可遇不可
求。安心自己的平凡崗位，努力將自己的工作做
到最好，就可成為對社會有貢獻、有價值的人。
大部分人只看到錢多、官大的人有多麼威風，卻
很少去探究他們「同行」的遭遇。當官的總希望
陞官，錢多亦盼望更多錢，正是沒有休止的慾
望，令多少人傾家蕩產，甚至命喪黃泉。

無影燈下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無影燈下 網上圖片


